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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五

春天好似不管人间有什么悲痛，又带着它的温暖与香色来

到北平。地上与河里的冰很快的都化开，从河边与墙根都露出

细的绿苗来。柳条上缀起鹅黄的碎点，大雁从空中排开队伍，

长声的呼应着。一切都有了生意，只有北平的人还冻结在冰

里。

苦了小顺儿和妞子。这本是可以买几个模子，磕泥饽饽的

好时候。用黄土泥磕好了泥人儿，泥饼儿，都放在小凳上，而

后再从墙根采来叶儿还卷着的香草，摆在泥人儿的前面，就可

以唱了呀：“泥泥饽饽，泥泥人儿耶，老头儿喝酒，不让人儿

耶！”这该是多么得意的事呀！可是，妈妈不给钱买模子，而

当挖到了香草以后，唱着“香香蒿子，辣辣罐儿耶”的时候，

父亲也总是不高兴的说“：别嚷！别嚷！”

他们不晓得妈妈近来为什么那样吝啬，连磕泥饽饽的模子

也不给买。爸爸就更奇怪，老那么横虎子似的，说话就瞪眼。

太爷爷本是他们的“救主”，可是近来他老人家也仿佛变了样

子。在以前，每逢柳树发了绿的时候，他必定带着他们到护国

寺去买赤包儿秧子，葫芦秧子，和什么小盆的“开不够”与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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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花仔儿。今年，他连萝卜头，白菜脑袋，都没有种，更不用

说是买花秧去了。

爷爷不常回来，而且每次回来，都忘记给他们带点吃食。

这时候不是正卖豌豆黄，爱窝窝，玫瑰枣儿，柿饼子，和天津

萝卜么？怎么爷爷总说街上什么零吃也没有卖的呢？小顺儿告

诉妹妹“：爷爷准是爱说瞎话！”

祖母还是待他们很好，不过，她老是闹病，哼哼唧唧的不

高兴。她常常念叨三叔，盼望他早早回来，可是当小顺儿自告

奋勇，要去找三叔的时候，她又不准。小顺儿以为只要祖母准

他去，他必定能把三叔找回来。他有把握！妞子也很想念三

叔，也愿意陪着哥哥去找他。因为这个，他们小兄妹俩还常拌

嘴。小顺儿说：“妞妞，你不能去！你不认识路！”妞子否认她

不识路“：我连四牌楼，都认识！”

一家子里，只有二叔满面红光的怪精神。可是，他也不是

怎么老不回来。他只在新年的时候来过一次，大模大样的给太

爷爷和祖母磕了头就走了，连一斤杂拌儿也没给他们俩买来。

所以他们俩拒绝了给他磕头拜年，妈妈还直要打他们；臭二

叔！胖二婶根本没有来过，大概是，他们猜想，肉太多了，走

不动的缘故。

最让他们羡慕的是冠家。看人家多么会过年！当妈妈不留

神的时候，他们俩便偷偷的溜出去，在门口看热闹。哎呀，冠

家来了多少漂亮的姑娘呀！每一个都打扮得那么花哨好看，小

妞子都看呆了，嘴张着，半天也闭不上！她们不但穿得花哨，

头和脸都打扮得漂亮，她们也都非常的活泼，大声的说着笑

着，一点也不像妈妈那么愁眉苦眼的。她们到冠家来，手中都

必拿着点礼物。小顺儿把食指含在口中，连连的吸气。小妞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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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、二、三”的数着；她心中最大的数字是“十二”，一会儿

她就数到了“十二个瓶子！十二包点心！十二个盒子！”她不

由的发表了意见“：他们过年，有多少好吃的呀！”

他们还看见一次，他们的胖婶子也拿着礼物到冠家去。他

们最初以为她是给他们买来的好吃食，而跑过去叫她，她可是

一声也没出便走进冠家去。因此，他们既羡慕冠家，也恨冠

冠家夺去他们的好吃食。他们回家报告给妈妈：家 敢情胖

婶子并不是胖得走不动，而是故意的不来看他们。妈妈低声的

嘱咐他们，千万别对祖母和太爷爷说。他们不晓得这是为了什

么，而只觉得妈妈太奇怪；难道胖二婶不是他们家的人么？难

道她已经算是冠家的人了么？但是，妈妈的话是不好违抗的，

他们只好把这件气人的事存在心里。小顺儿告诉妹妹：“咱们

得听妈妈的话哟！”说完他像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，仿佛增长

了学问似的。

是的，小顺儿确是长了学问。你看，家中的大人们虽然不

乐意听冠家的事，可是他们老嘀嘀咕咕的讲论钱家。钱家，他

由大人的口中听到，已然只剩了一所空房子，钱少奶奶回了娘

家，那位好养花的老头儿忽然不见了。他上哪儿去了呢？没有

人知道。太爷爷没事儿就和爸爸嘀咕这回事。有一回，太爷爷

居然为这个事而落了眼泪。小顺儿忙着躲开，大人们的泪是不

喜欢教小孩子看见的。妈妈的泪不是每每落在厨房的炉子上

么？

更教小顺儿心里跳动而不敢说什么的事，是，听说钱家的

空房子已被冠先生租了去，预备再租给日本人。日本人还没有

搬了来，房屋可是正在修理 把窗子改矮，地上换木板好摆

日本的“榻榻米”。小顺儿很想到一号去看看，又怕碰上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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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他只好和了些黄土泥，教妹妹当泥瓦匠，建造小房子。他

自己作监工的。无论妹妹把窗子盖得多么矮，他总要挑剔：

“还太高！还太高！”他捏了个很小的泥人，也就有半寸高吧。

“你看看，妹，日本人是矮子，只有这么高呀！”

这个游戏又被妈妈禁止了。妈妈仿佛以为日本人不但不是

那么矮，而且似乎还很可怕；她为将要和日本人作邻居，愁得

什么似的。小顺儿看妈妈的神气不对，不便多问；他只命令妹

妹把小泥屋子毁掉，他也把那个不到半寸高的泥人揉成了个小

球，扔在门外。

最使他们俩和全家伤心的是常二爷在城门洞里被日本人打

了一顿，而且在瓮圈儿里罚跪。

常二爷的生活是最有规律的，而且这规律是保持得那么

久，倒好像他是大自然的一个钟摆，老那么有规律的摆动，永

远不倦怠与停顿。因此，他虽然已是六十多岁，可是他自己似

乎倒不觉得老迈；他的年纪仿佛专为给别人看的，像一座大钟

那样给人们报告时间。因此，虽然他吃的是粗茶淡饭，住的是

一升火就像砖窑似的屋子，穿的是破旧的衣裳，可是他，自青

年到老年，老那么活泼结实，直像刚挖出来的一个红萝卜，虽

然带着泥土，而鲜灵灵的可爱。

每到元旦，他在夜半就迎了神，祭了祖，而后吃不知多少

真正小磨香油拌的素馅饺子 他的那点猪肉必须留到大年初

二祭完财神，才作一顿元宝汤的。吃过了素馅饺子，他必须熬

一通夜。他不赌钱，也没有别的事情，但是他必须熬夜，为是

教灶上老有火亮，贴在壁上的灶王爷面前老烧着一线高香。这

是他的宗教。他并不信灶王爷与财神爷真有什么灵应，但是他

愿屋中有点光亮与温暖。他买不起鞭炮，与成斤的大红烛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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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用一线高香与灶中的柴炭，迎接新年，希望新年与他的心地

全是光明的。后半夜，他发困的时候，他会出去看一看天上的

星；经凉风儿一吹，他便又有了精神。进来，他抓一把专为过

年预备的铁蚕豆，把它们嚼得嘣嘣的响。他并不一定爱吃那些

豆子，可是真满意自己的牙齿。

天一亮，他勒一勒腰带，顺着小道儿去“逛”大钟寺。没

有人这么早来逛庙，他自己也并不希望看见什么豆汁摊子，大

糖葫芦，沙雁，风车与那些红男绿女。他只是为走这么几里

地，看一眼那座古寺；只要那座庙还存在，世界仿佛就并没改

了样，而他感到安全。

看见了庙门，他便折回来，沿路去向亲戚朋友拜年。到十

点钟左右，他回到家，吃点东西，便睡一个大觉。大年初二，

很早的祭了财神，吃两三大碗馄饨，他便进城去拜年，祁家必

是头一家。

今年，他可是并没有到大钟寺去，也没到城里来拜年。他

的世界变了，变得一点头脑也摸不着。夜里，远处老有枪声，

有时候还打炮。他不知道是谁打谁，而心里老放不下去。像受

了惊吓的小儿似的，睡着睡着他就猛的一下子吓醒。有的时

候，他的和邻居的狗都拼命的叫，叫得使人心里发颤。第二

天，有人告诉他：夜里又过兵来着！什么兵？是我们的，还是

敌人的？没人知道。

假若夜里睡不消停，白天他心里也不踏实。谣言很多。尽

管他的门前是那么安静，可是只要过来一辆大车或一个行人，

便带来一片谣言。有的说北苑来了多少敌兵，有的说西苑正修

飞机场，有的说敌兵要抓几千名伕子，有的说沿着他门前的大

道要修公路。抓伕？他的儿子正年轻力壮啊！他得设法把儿子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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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起去。修公路？他的几亩田正在大道边上；不要多，只占去

他二亩，他就受不了！他决定不能离开家门一步，他须黑天白

日盯着他的儿子与田地！

还有人说：日本人在西苑西北屠了两三个村子，因为那里

窝藏着我们的游击队。这，常二爷想，不能是谣言；半夜里的

枪声炮响不都是在西北么？他愿意相信我们还有游击队，敢和

日本鬼子拼命。同时，他又怕自己的村子也教敌人给屠了。想

想看吧，德胜门关厢的监狱不是被我们的游击队给砸开了么？

他的家离德胜门也不过七八里路呀！屠村子是可能的！

他不但听见，也亲眼看见了：顺着大道，有许多人从西北

往城里去，他们都扶老携幼的，挑着或背着行李。他打听明

白：这些人起码都是小康之家，家中有房子有地。他们把地像

白给似的卖出去，放弃了房子，搬到城里去住。他们怕屠杀。

这些人也告诉他：日本人将来不要地税，而是要粮食，连稻草

与麦秆儿全要。你种多少地，收多少粮，日本人都派人来监

视；你收粮，他拿走！你不种，他照样的要！你不交，他治死

你！

常二爷的心跳到口中来。背着手在他的田边上绕，他须细

细的想一想。他有智慧，可是脑子很慢。是不是他也搬进城去

住呢？他向西山摇了摇头。山，他，他的地，都永远不能动！

不能动！真的，他的几亩地并没给过他任何物质上的享受。他

一年到头只至多吃上两三次猪肉，他的惟一的一件礼服是那件

洗过不知多少次的蓝布大褂。可是，他还是舍不得离开他的

地。离开他的地，即使吃喝穿住都比现在好，他也不一定快

活。有地，才有他会作的事；有地，他才有了根。

不！不！什么都也许会遇见，只有日本人来抢庄稼是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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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地道的谣言！他不能先信谣言，吓唬自己。看着土城，他

点了点头。他不知道那是金元时代的遗迹，而只晓得他自幼儿

就天天看见它，到如今它也还未被狂风吹散。他也该像这土

城，永远立在这里。由土地收回眼神，他看到脚前的地，麦苗

儿，短短的，黑绿的麦苗儿，一垅一垅的一直通到邻家的地，

而后又连到很远很远的地，又⋯⋯他又看到西山。谣言！谣

言！这是他的地，那是王家的，那是丁家的，那是⋯⋯西山；

这才是实在的！别的都是谣言！

不过，万一敌人真要抢粮来，怎办呢？即使不来抢，而用

兵马给践踏坏了，怎办呢？他想不出办法！他的背上有点痒，

像是要出汗！他只能昼夜的看守着他的地。有人真来抢劫，他

会拼命！这么决定了，他又高兴一点，开始顺着大道去拣马

粪。拣着一堆马粪，他就回头看一看他的地，而后告诉自己：

都是谣言，地是丢不了的！金子银子都容易丢了，只有这黑黄

的地土永远丢不了！

快到清明了，他更忙了一些。一忙，他心里反倒踏实了好

多。夜里虽还时时听到枪声，可是敌人并没派人来要粮。麦苗

已经不再趴在地上，都随着春风立起来，油绿油绿的。一行行

的绿麦，镶着一条条的黄土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看呢？

再看，自己的这一块地，收拾得多么整齐，麦垅有多么直溜！

这块地的本质原不很好，可是他的精神与劳力却一点不因土壤

而懈怠。老天爷不下雨，或下雨太多，他都无法挽救旱涝；可

是只要天时不太坏，他就用上他的全力去操作，不省下一滴

汗。看看他的地，他觉得应当骄傲，高兴！他的地不仅出粮

食，也表现着他的人格。他和地是一回事。有这块地，连日月

星辰也都属于他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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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祁家那块坟地，他一点也不比自己的那块少卖力气。

“快清明了！”他心中说：“应当给他们拍一拍坟头！谁管他们

来不来烧纸呢！”他给坟头添了土，拍得整整齐齐的。一边拍，

一边他想念祁家的人，今年初二，他没能去拜年，心中老觉得

不安。他盼望他们能在清明的时节来上坟。假若他们能来，那

就说明了城里的人已不怕出城，而日本人抢粮的话十之八九是

谣言了。

离他有二里地的马家大少爷闹嗓子，已经有一天多不能吃

东西。马家有几亩地，可是不够吃的，多亏大少爷在城里法院

作法警，月间能交家三头五块的。大少爷的病既这么严重，全

家都慌了，所以来向常二爷要主意。常二爷正在地里忙着，可

是救命的事是义不容辞的。他不是医生，但是凭他的生活经验

与人格，邻居们相信他或者比相信医生的程度还更高一些。他

记得不少的草药偏方，从地上挖巴挖巴就能治病，既省钱又省

事。在他看，只有城里的人才用得着医生，惟一的原因是城里

的人有钱。对马家少爷的病，他背诵了许多偏方，都觉得不适

用。闹嗓子是重病。最后，他想起来六神丸。他说：

“这可不是草药，得上城里买去，很贵！”

贵也没办法呀，救命要紧！马家的人从常二爷的口中听到

药名，仿佛觉得病人的命已经可以保住。他们丝毫不去怀疑六

神丸。只要出自常二爷之口，就是七神丸也一样能治病的。问

题只在哪儿去筹几块钱，和托谁去买。

七拼八凑的，弄到了十块钱。谁去买呢？当然是常二爷。

大家的逻辑是：常二爷既知道药名，就也必知道到哪里去买；

而且，常二爷若不去买，别人即使能买到，恐怕也会失去效验

的！



第 11 页

“得到前门去买呀！”常二爷不大愿意离开家，可又不便推

辞，只好提出前门教大家考虑一下。前门，在大家的心中，是

个可怕的地方。那里整天整夜的拥挤着无数的人马车辆，动不

动就会碰伤了人。还有，乡下的土财主要是想进城花钱，不是

都花在前门外么？那里有穿着金线织成的衣服的女人，据说这

种女人“吃”土财主十顷地像吃一个烧饼那么容易！况且，前

门离西直门还有十多里路呢。

不过，惟其因为前门这样的可怕，才更非常二爷出马不

行。嘴上没有胡须的人哪能随便就上前门呢！

常二爷被自己的话绕在里边了！他非去不可！众望所归，

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揣上那十块钱，他勒了勒腰带，准备进

城。已经走了几步，有人告诉他，一进西直门就坐电车，一会

儿就到前门。他点了点头，而心中很乱；他不晓得坐电车都有

多少手续与规矩。他一辈子只晓得走路，坐车已经是个麻烦，

何况又是坐电车呢！不，他告诉自己，不坐车，走路是最妥当

的办法！

刚一进西直门，他就被日本兵拦住了。他有点怕，但是决

定沉住了气。心里说：“我是天字第一号的老实人，怕什么

呢？”

日本人打手势教他解开怀。他很快的就看明白了，心中几

乎要高兴自己的沉着与聪明。在解钮扣之前，他先把怀中掖着

的十块钱票子取了出来，握在手中。心里说：“除了这个，准

保你什么也搜不着！有本事的话，你也许能摸住一两个虱子！”

日本人劈手把钱抢过去，回手就是左右开弓两个嘴巴。常

二爷的眼前飞起好几团金星。

“大大的坏，你！”日本兵指着老人的鼻子说。说罢，他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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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捏着老人的鼻子，往城墙上拉；老人的头碰在了墙上，日本

兵说“：看！”

老人看见了，墙上有一张告示。可是，他不认那么多的

字。对着告示，他咽了几口气。怒火烧着他的心，慢慢的他握

好了拳。他是个中国人，北方的中国人，北平郊外的中国人。

他不认识多少字，他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。他

吃的是糠，而道出来的是仁义。他一共有几亩地，而他的人格

是顶得起天来的。他是个最讲理的，知耻的，全人类里最拿得

出去的，人！他不能这么白白的挨打受辱，他可以不要命，而

不能随便丢弃了“理”！

可是，他也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。慢慢的，他把握好的

拳头又放开了。他的邻居等着吃药呢！他不能只顾自己的脸

面，而忘了马少爷的命！慢慢的，他转过身来，像对付一条恶

狗似的，他忍着气央求：“那几块钱是买药的，还给我吧！那

要是我自己的钱，就不要了，你们当兵的也不容易呀！”

日本兵不懂他的话，而只向旁边的一个中国警察一努嘴。

警察过来拉住老人的臂，往瓮圈里拖。老人低声的问：“怎么

回事？”

警察用很低的声音，在老人耳边说：“不准用咱们的钱啦，

一律用他们的！带着咱们的钱，有罪！好在你带的少，还不至

于有多大的罪过。得啦，”他指着瓮圈内的路旁，“老人家委屈

一会儿吧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老人问。

“跪一会儿！”

“跪？”老人从警察手中夺出胳臂来。

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！你这么大的年纪啦，招他捶巴一顿



第 13 页

受不了！没人笑话你，这是常事！多咱咱们的军队打回来，把

这群狗养的都杀绝！”

“我不能跪！”老人挺起胸来。

“我可是好意呀，老大爷！论年纪，你和我父亲差不多！

这总算说到家了吧？我怕你再挨打！”

老人没了主意，日本兵有枪，他自己赤手空拳。即使他肯

拼命，马家的病人怎么办呢？极慢极慢的，眼中冒着火，他跪

了下去。他从手到脚都哆嗦着。除了老亲和老天爷，他没向任

何人屈过膝。今天，他跪在人马最多的瓮圈儿中。他不敢抬

头，而把牙咬得山响，热汗顺着脖子往下流。

虽然没抬头，他可是觉得出，行人都没有看他；他的耻

辱，也是他们的；他是他们中间的老人。跪了大概有一分钟

吧，过来一家送殡的，闹丧鼓子乒乒乓乓的打得很响。音乐忽

然停止。一群人都立在他身旁，等着检查。他抬起头来看了一

眼，那些穿孝衣的都用眼盯着日本人，沉默而着急，仿佛很怕

棺材出不了城。他叹了口气，对自己说：“连死人也逃不过这

一关！”

日本兵极细心的检查过了一切的人，把手一扬，锣鼓又响

了。一把纸钱，好似撒的人的手有点哆嗦，没有揉好，都三三

两两的还没分开，就落在老人的头上。日本兵笑了。那位警察

乘着机会走过来，假意作威的喊：“你还不滚！留神，下次犯

了可不能这么轻轻的饶了你！”

老人立起来，看了看巡警，看了看日本兵，看了看自己的

磕膝。他好像不认识了一切，呆呆的愣在那里。他什么也不

想，只想过去拧下敌兵的头来。一辈子，他老承认自己的命运

不好，所以永远连抱怨老天爷不下雨都觉得不大对。今天他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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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的可并不是老天爷，而是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小兵。他不

服气！人都是人，谁也不应当教谁矮下一截，在地上跪着！

“还不走哪？”警察很关心的说。

老人用手掌使劲的擦了擦嘴上的花白短胡，咽了口气，慢

慢的往城里走。

他去找瑞宣。进了门，他没敢跺脚和拍打身上的尘土，他

已经不是人，他须去掉一切人的声势。走到枣树那溜儿，带着

哭音，他叫了声“：祁大哥！”

祁家的人全一惊，几个声音一齐发出来：“常二爷！”

他立在院子里“。是我哟！我不是人！”

小顺儿是头一个跑到老人的跟前，一边叫，一边扯老人的

手。

“别叫了！我不是太爷，是孙子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祁老人越要快而越慢的走出来。“老二，你进

来呀！”

瑞宣夫妇也忙着跑过来。小妞儿慌手忙脚的往前钻，几乎

跌 了一跤。

“老二！”祁老人见着老友，心中痛快得仿佛像风雪之后见

着阳光似的。“你大年初二没有来！不是挑你的眼，是真想你

呀！”

“我来？今天我来了！在城门上挨了打，罚了跪！凭我这

个年纪，罚跪呀！”他看着大家，用力往回收敛他的泪。可是，

面前的几个脸都是那么熟习和祥，他的泪终于落了下来。

“怎么啦？常二爷爷！”瑞宣问。

“先进屋来吧！”祁老人虽然不知是怎回事，可是见常二爷

落了泪，心中有些起急。“小顺儿的妈，打水，泡茶去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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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到屋中，常二爷把城门上的一幕学说给大家听。“这都

是怎回事呢？大哥，我不想活着了，快七十了，越活越矮，我

受不了！”

“是呀！咱们的钱也不准用了！”祁老人叹着气说。

“城外头还照常用啊！能怪我吗？”常二爷提出他的理由

来。

“罚跪还是小事，二爷爷！不准用咱们的钱才厉害！钱就

是咱们的血脉，把血脉吸干，咱们还怎么活着呢？”瑞宣明知

道这几句话毫无用处，可是已经憋了好久，没法不说出来。

常二爷没听懂瑞宣的话，可是他另悟出点意思来：“我明

白了，这真是改朝换代了，咱们的钱不准用，还教我在街上跪

着！”

瑞宣不愿再和老人讲大事，而决定先讨他个欢心。“得啦，

还没给你老人家拜年，给你拜个晚年吧！”说完，他就跪在了

地上。

这，不但教常二爷笑了笑，连祁老人也觉得孙子明礼可

爱。祁老人心中一好受，马上想出了主意：

“瑞宣，你给买一趟药去！小顺儿的妈，你给二爷爷作

饭！”

常老人不肯教瑞宣跑一趟前门。瑞宣一定要去：“我不必

跑那么远，新街口有一家铺子就带卖！我一会儿就回来！”

“真的呀？别买了假药！”常二爷受人之托，惟恐买了假

药。

“假不了！”瑞宣跑了出去。

饭作好，常二爷不肯吃。他的怒气还未消。大家好说歹说

的，连天佑太太也过来劝慰，他才勉强的吃了一碗饭。饭后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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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话，他把乡下的种种谣言说给大家听，并且下了注解：“今

天我不敢不信这些话了，日本人是什么屎都拉得出来的！”

瑞宣买来药，又劝慰了老人一阵。老人拿着药告辞：“大

哥，没有事我可就不再进城了！反正咱们心里彼此想念着就是

了！”

小顺儿与妞子把常二爷的事听明白了差不多一半。常二爷

走后，他开始装作日本人，教妹妹装常二爷，在台阶下罚跪。

妈妈过来给他屁股上两巴掌，“你什么不好学，单学日本人！”

小顺儿抹着泪，到祖母屋中去诉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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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六

杏花开了。台儿庄大捷。

程长顺的生意完全没了希望。日本人把全城所有的广播收

音机都没收了去，而后勒令每一个院子要买一架日本造的，四

个灯的，只能收本市与冀东的收音机。冠家首先遵命，昼夜的

开着机器，冀东的播音节目比北平的迟一个多钟头，所以一直

到夜里十二点，冠家还锣鼓喧天的响着。六号院里，小文安了

一架，专为听广播京戏。这两架机器的响声，前后夹攻着祁

家，吵得瑞宣时常的咒骂。瑞宣决定不买，幸而白巡长好说

话，没有强迫他。

“祁先生你这么办，”白巡长献计：“等着，等到我交不上

差的时候，你再买。买来呢，你怕吵得慌，就老不开开好了！

这是日本人作一笔大生意，要讲听消息，谁信⋯⋯”

李四爷也买了一架，不为听什么，而只为不惹事。他没心

听戏，也不会鼓逗那个洋玩艺。他的儿子，胖牛儿，可是时常

把它开开，也不为听什么，而是觉得花钱买来的，不应当白白

的放着不用。

七号杂院里，没有人愿意独力买一架，而大家合伙买又办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